
說到農曆五月，腦海裡立刻浮出端午節。端午節又稱為端陽節，這天，我們時常在吃粽子、

划龍舟、立蛋⋯⋯等活動中渡過。在清代，臺灣駐軍常常於端午節前後收到來自皇帝的禮

物—紫金錠。收到賞賜後，受賞者往往立刻恭設香案，望闕叩頭領取；隨後，立刻上謝恩

摺，表示唯有銘心鏤骨，竭盡犬馬之力，以報答隆恩。紫金錠究竟是何種藥物，讓收到禮

物的人如此興奮但又誠惶誠恐地大動作回應？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一探究竟吧！

▌劉世珣

清代臺灣駐軍的端陽禮物─
皇帝御賜紫金錠

內服還是外用？―紫金錠揭謎
  爬梳清代史籍，時常可見皇帝御賜錠子藥

的相關記述。錠子藥為多種藥物的統稱，記載

內務府造辦處日常承領各項活計的檔案—《內

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載錄錠子藥的

種類包括：紫金錠、蟾酥錠、離宮錠、鹽水

錠，顯見紫金錠為清宮錠子藥的一種。1

  錠子藥的研究，近年來日趨受到關注。關

雪玲〈關於清宮錠子藥的幾個問題〉與《清代

宮廷醫學與醫學文物》曾分析清宮錠子藥的種

類、功用、製作與賞賜。筆者亦曾撰寫〈用作

禮物賞賜的錠子藥：清前期的藥物知識及其在

政治場域中的運作脈絡〉一文，探討清代前期

錠子藥的相關知識及其在政治場域中的操作脈

絡。本文則在這些研究基礎之上，聚焦於錠子

藥中紫金錠的查考，並以清代臺灣駐軍為主要

討論的對象。

  清代太醫院院判吳謙（1689-1748）等編

纂的大型醫學叢書—《御纂醫宗金鑑》記載，

紫金錠的成分包括：雄黄、硃砂、麝香、川五

圖 1  清　吳謙等奉敕撰　《御纂醫宗金鑑》　清乾隆七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3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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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子、紅芽大㦸、山慈菇以及千金子。其主治

病症包含：脾發疽、腕癰、瘧疾、牙痛、青蛇毒、

飲食中毒、蠱毒、被有毒之動物螫咬、河豚中

毒、瘴氣、小兒急慢驚風、頭脹、頭痛、頭風、

勞瘵、傳尸、婦人經水不通⋯⋯等；而且，自

縊、溺死、驚死、壓死、鬼魅迷死但心頭微溫

未冷者，用生薑、續斷酒煎磨服紫金錠，亦可

挽回其生命（圖 1）。2顯示在清代本草方書的

記述中，紫金錠的對應症種類繁多，且很有可

能是作為內服藥物使用。

  相較於本草方書，「醫案」為醫學文本的

另一種書寫形式，是古時候醫者診治病人的紀

錄，內容包括症狀、處方以及用藥等記載。在

清代留存下來的醫案中，載有不少用紫金錠治

療疾病的案例。舉例而言，魏之琇（生卒年不

詳）《續名醫類案》列舉了諸多紫金錠治療疝、

邪祟、鬼疰⋯⋯等病症之案例，其方法包括直

接灌之和研磨服用。3徐大椿（1693-1771）《洄

溪醫案》記載紫金錠可用以醫治暑邪與祟病，

其用藥方式為將其搗爛後，以水灌之，或磨服

後，用西瓜、蘆根、蘿蔔、甘蔗打汁灌之。4俞

震（1709-1799）《古今醫案按》載錄將紫金錠

以薑汁灌入，或直接灌於喉中，可治療毒水瘴、

孔雀瘴、蚯蚓瘴以及蚺蛇瘴。5透過這些醫案紀

錄可以看出，清代醫者實際運用紫金錠時，除

了本草方書記載的瘴病之外，亦常將其用於治

療邪祟病與暑邪，且一樣作為內服藥物。

  不過，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所製做的紫金錠，

無論成分、主治病症或是使用方式，均與前述本

草方書、醫案的記載大相逕庭。《內務府造辦處

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指出，包含紫金錠在內的造

辦處錠子藥，其成分包括硃砂、雄黃、墨以及麝

香。6透過《本草綱目》進一步分析這些組成成

分，硃砂味甘，微寒，無毒，可用於醫治毒氣、

疥瘻、諸瘡；雄黃主治寒熱、鼠瘻惡瘡以及疽痔

死肌，且可殺精物惡鬼邪氣百蟲毒，如煉食之，

亦可輕身神仙；麝香性辛、溫、無毒，能蝕一切

癰瘡膿水；墨味辛，溫，無毒，用於止血，可生

肌膚，合金瘡，亦能治療癰腫。7當中的墨，作

為錠子藥的組成，似乎是內務府造辦處所特有，

意在強化錠子藥止血、合金瘡的功能。換言之，

包括紫金錠在內的清宮錠子藥，主要作為外科用

藥，主治癰疽、瘡腫、疔瘡、金瘡等外科病症。

誰可以獲得禮物？―紫金錠賞賜時間
與對象剖析
  雍正元年（1723）五月初六日，福建臺灣

水師中軍遊擊蔡徵溫（生卒年不詳）在養心殿

引見，雍正皇帝（1723-1735在位）欽賜貂鼠香

袋、扇墜、紫金錠、鹽水錠等物。8

  嘉慶十七年（1812）五月二十一日，臺灣

總兵留任武隆阿（1776-1831）、臺灣知府汪楠

（1755-1820）奏稱：

   臣等摺弁回滇，捧到御賜紫金錠等件。

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祗領，仰天

心之仁愛靈藥遙頒，消邊徼之薰蒸恩

膏普被。榮感無既，銜結難名，理合

附片叩謝天恩。謹奏。9

透過這兩則史料可以發現，清朝皇帝時常在端

陽節前後賞賜紫金錠給包括遊擊、總兵在內的

臺灣駐軍。然而，此藥物的賞賜時機與對象如

此特別，難道純屬巧合？事實上，這類賞賜，

有其脈絡可循。

  筆者曾於〈用作禮物賞賜的錠子藥：清前

期的藥物知識及其在政治場域中的運作脈絡〉

一文中指出，錠子藥為清代一種定例賞賜，有

其特殊賞賜時機與對象。先就賞賜時機來看，

滿人入關以後，承襲漢人認為農曆五月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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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毒月」，故而貼天師符於中門或將彩繪葫

蘆倒黏門闌之上，以避災驅邪的習俗，統治者

往往於端陽節前後，賞賜紗、葛、香囊、香串、

宮扇、藥錠等物給大臣，其中的藥錠即包括紫

金錠。有的紫金錠被雕塑成天師、蒜頭、葫蘆、

太極圖等形象，有的則配有五毒寶蓋。此種形

象象徵著紫金錠能禳解災異，趨吉避凶，在端

陽節前後賞賜此種藥物給大臣，相當適宜。

  再就賞賜對象來說，包含紫金錠在內的錠子

藥賞賜，係以總督、巡撫、駐防將軍以及西北兩

路軍營官兵為主，這很可能與督撫或前線官兵較

容易在戰場上落馬、中礮或為利刃所傷，進而造
成金瘡、疵、癰疽化膿、血瘀等症狀有關，而紫

金錠等錠子藥，其主要功效之一即為止血以及合

金瘡。然而，受賞者不見得於農曆五月前後出現

癰瘡症狀，也不一定於此時遇到金創折瘍或邪穢

災異。由此不難看出滿洲皇帝以錠子藥為備用藥

物並作為禮物恩賜給臣子的心態，即使該大臣當

下無病無患，亦可先行留存，以備不時之需。

  前述紫金錠的受賞者—蔡徵溫以及武隆

阿、汪楠等人，或為福建臺灣水師中軍遊擊，

或為臺灣總兵、臺灣知府；賞賜時間則為端陽

節前後。無論就賞賜對象或是時機來看，均與

清朝錠子藥賞賜定例大致相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紫金錠的賞賜在清朝

為一定例，但對於臺灣駐軍而言，受賞的時間

點，卻未必都落在端陽節前後。如雍正二年

（1724）十二月二十二日，福建臺灣水師副將陳

倫烱（?-1751）等人恭赴養心殿跪聆聖訓，雍正

皇帝親賜紫金錠、御書福字、貂皮、小刀⋯⋯

等物。又如雍正六年（1728）八、九月間，皇

帝御賜紫金錠給福建臺灣總兵王郡（?-1756）；

雍正十年（1734）八月初七日，再次賞賜時任

福建陸路提督總兵官暫駐臺灣的王郡紫金錠壹

匣。再如雍正十二年（1734）七月十五日，皇

帝賞福建臺灣總兵官駐劄臺灣府蘇明良（1682-

1743）御製扇墜、紫金等錠壹匣（圖 2）。10綜

觀來看，七月、八月、九月以及十二月均有滿

洲統治者賜予臺灣駐軍紫金錠的紀錄，賞賜時

間並未限於端陽節前後。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有清一代，並非所有的

紫金錠均來自於皇帝的賞賜，此現象愈至晚清愈

趨明顯。清人胡傳（1841-1895）為民國學界泰

斗胡適（1891-1962）之父，曾擔任臺南鹽務提

圖 2  清　福建陸路提督總兵官暫駐臺灣王郡　〈奏為賞臣紫金錠壹匣謹此恭謝所有奉到硃批諭旨共陸道理合具摺恭繳由〉　雍正 10年 11月 7日　7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07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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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臺東直隸州代理知州。其所著之《臺灣日記

與稟啟》，內容包括胡傳渡海並巡閱全臺防營、

提調臺南鹽務，以及他赴臺東州任職至在任上預

立遺囑為止這段期間內，臺灣東部若干措施與實

際情況的紀錄。是書曾記載光緒十八年（1892）

十二月十五日，胡傳擔任臺南鹽務提調期間的

一則往事：「昨晚右手中指及無名指忽受風，

隱痛不能伸屈，於朱太守處乞得紫金錠，以

醋調而塗之，至今晚二更後漸愈。」11由此推

測，胡傳的手指曾於光緒十八年十二月間感染風

邪，致使其隱隱作痛且無法彎曲；後來，他在朱

太守那裡得到了紫金錠，便以醋調製並塗於患病

處，遂漸漸痊癒。惟清代應無「太守」官職，但

明清士人經常雅稱知府為太守，故有此稱呼。

  透過胡傳的日記可知，紫金錠作為外用藥使

用，亦可治療受風侵擾所造成的手指病症。此則

日記也透露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訊息：降至清末，

紫金錠似乎可以隨時轉贈於有需要的人；這也存

在著一種可能，意即紫金錠此時已在宮廷之外流

傳，不須透過皇帝賞賜，即可自行調製或從藥房

購得，放於家中，以備需要時隨手取用。

銘心鏤骨，以竭犬馬之力―接受紫金
錠賞賜的政治代價
  回過頭來看嘉慶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臺灣

總兵留任武隆阿與臺灣知府汪楠的謝恩摺，奏

摺內稱他們收到皇帝御賜的紫金錠等物之後，

旋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祗領」；同時歌頌

天子之心「仁愛」，「遙頒靈藥」，使「邊徼

之薰蒸」得以消滅，「恩膏普被」；並於最後

表示「榮感無既，銜結難名」，叩謝天恩。

  其實，武隆阿等人的謝恩摺並非特例。雍

正六年八、九月間，福建臺灣總兵王郡收到皇

帝御賜紫金錠之後，旋即上奏謝恩，原摺略謂：

   福建臺灣總兵臣王郡謹奏，為恭謝天

恩事。竊臣生長邊鄙，陋劣愚庸，深

荷特恩，逾於常格。茲者奏謝御賜，

復頒寵榮，服內造之紗，則身心長侍

聖明之側，對紫金之錠，是耳目永瞻

仁慈之恩。臣惟有銘心鏤骨，以竭犬

馬之力，而報知遇之隆耳，理合具摺，

恭謝天恩，為此具摺，謹遣臣家人李

永長齎捧具奏以聞。12

圖 3  清　福建臺灣總兵王郡　〈奏謝御賜復頒寵榮服內造之紗則身心長侍聖明之側對紫金之錠是耳目永瞻仁慈之恩等由〉　雍正 6年 9月 1日　6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07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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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雍正皇帝賞賜紫金錠的恩典，王郡表明惟

有「銘心鏤骨，以竭犬馬之力」，方能報答統

治者的知遇隆恩（圖 3）。

  雍正十二年七月十五日，福建臺灣總兵官

駐劄臺灣府蘇明良收到皇帝賞賜之御製扇墜、

紫金錠等後，亦上奏說道：

   福建臺灣總兵官駐劄臺灣府臣蘇明良

謹奏，為恭謝天恩，仰祈睿鑒事。竊

臣於雍正拾貳年柒月拾伍日准福建撫

臣趙國麟，敬交延平協帶兵把總楊霖

齎捧皇上硃批臣摺壹匣，併賞臣御製

扇墜、紫金等錠壹匣，臣隨率領弁員

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

頭，謝恩祗受訖。伏念臣一介庸愚，

歷任閩、粵海疆重寄，捌載以來寸長

未效，仰荷聖訓時頒，賞齎頻仍，臣

每次跪聆之下，倍增感戴，益切惶

悚。⋯⋯惟有凜遵訓旨，黽勉力行，

以稍酬我皇上高厚於萬一耳。理合繕

摺恭謝天恩，伏乞皇上睿鑒施行。13

蘇明良表示，自己「一介庸愚」，卻深受皇恩，

「聖訓時頒，賞齎頻仍」，對此常感到驚慌恐

懼。惟有「凜遵訓旨，黽勉力行」，以報答雍

正皇帝的厚恩。

  綜觀來看，這類謝恩摺似乎都遵循著某種

特定的範式書寫：一開頭先敘述某年、某月、

某日，家人或下屬齎捧（恭捧 / 敬捧）皇上御

批奏摺以及所賞紫金錠，受賞者接到之後，旋

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以謝皇恩；接著，開

始敘述自己愚庸，卻深得寵榮；最後，於結尾

處再次歌頌皇恩之浩大，同時表示自己將凜遵

訓旨，並竭盡犬馬之力，報答聖恩。14

  謝恩摺所記載之王郡等人接到紫金錠時，呈

現的「跪接」、「叩頭」等身體語言，及其於

奏摺中所謂「銘心鏤骨，以竭犬馬之力」、「凜

遵訓旨，黽勉力行」等語，看似無實質作用，

卻是一種政治上的重要宣示。事實上，皇帝賜

予臺灣駐軍紫金錠，並非僅是單純的禮物賞賜，

背後實涉及某種政治意涵，其象徵性意義遠大

於實質意義。法國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馬塞爾．

莫斯（Marcel Mauss, 1872-1950）提出了禮物交

換體系（System of gift exchanged），他認為在

禮物交換體系之中存有三種義務（obligations）：

給予（to give）、接受（to receive）與回報（to 

reciprocate）。送人禮物為一種義務，而接受者

亦有義務接受，且必須在一定時間內，回贈相

等或是更多的禮物。

  在馬塞爾．莫斯禮物交換體系的解釋脈絡

下，作為禮物的紫金錠，與贈予、接受、回報

三種義務緊緊相連。統治者之所以賞賜紫金錠

給大臣，主要作用並非在於獎賞的對象本身，

而是在於獎賞能發揮良好的示範，為他人提供

仿效的對象。另一方面，皇帝的賞賜為一種至

高無上的榮耀，且礙於皇帝擁有的絕對權力，

大臣無法拒絕此贈禮。不過，大臣們一旦接受

皇帝的餽贈，就有義務回報，通常以效忠皇帝

作為回禮，用以換取政治生涯的平安順遂。紫

金錠就這樣成為了清朝皇帝馭下的重要工具，

依據各種統治需要，在政治場域中彈性運用。

結語
  在醫學領域中，紫金錠確有其功效，既可

作為治療瘧疾、頭風、瘴病、邪祟、暑邪⋯⋯

等病症的內服藥；亦可作為醫治癰疽、瘡腫、

疔瘡、金瘡等外科症狀，或是因風導致之手指

病變的外用藥使用。滿洲皇帝經常將紫金錠賞

賜給副將、遊擊、總兵等臺灣駐軍，儘管此藥

物的賞賜在清朝為一種定例，且多在端陽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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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進行恩賞；但是，臺灣駐軍受賞的時間，有

部分卻散於七月、八月、九月、十二月，未必

完全落在端陽節前後。就紫金錠賞賜的意義而

言，在醫學領域確實有其療效的紫金錠，到了

政治場域之中，搖身一變，成為滿洲皇帝與大

臣之間的重要連結，同時亦是清朝統治者駕馭

臣下的重要工具，依需要靈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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